
西藏教育

这位学生名叫白玛次仁，西藏康巴地区人。他是

1957年6月西藏团校、西藏公学时期第一批学员。

我认识他还是1955年我们从塔工（林芝）分工委

到太昭宗（工布江达县）宣传演出期间。那时，一个蓬

头垢面、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藏族小孩，常来看我们

的演出，并再三向我表示他一定要参加工作或者去内

地学习的想法和决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按照《十七条协议》中“两个不予变更”的规

定，西藏仍然保留着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和封建

农奴制度。人民尚未掌握政权，奴隶和农奴仍然没有

人身自由。所以，要求去学习不但要经过父母同意，

还要征得当地头人同意后才可以。

后来，他又多次来找我，我便问道：“小朋友，你叫

什么名字？你去学习父母亲会同意吗？你的主人会

批准吗？”他说：“我叫白玛次仁，父母亲都已去世。西

藏和平解放前，家庭很穷，受尽三大领主的残酷压榨

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父母带着他从康区逃

荒要饭流落到太昭宗境内，途中母亲饿死，不久，父亲

也病死，就剩下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孩。为了活命，

就给一个头人家放牛羊，晚上住在牛羊圈里，与牛羊

为伴，勉强维持生活。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决心去

内地学习，恳请老师一定帮助我，只要你们出面给太

昭宗政府讲讲，他们会同意的。”

听了这个孤儿的苦难经历和他争取翻身解放的决

心，不但打动了我，也促使我下决心帮他实现这一愿

望。后来我找到太昭工作组负责人黄运德同志，向他

详细汇报了这个孤儿的情况。他表示这是一件好事，

一定和宗政府头人协商一下，想办法帮他达成心愿。

就这样，我带着白玛次仁回到塔工分工委驻地，

他被编入藏族学员训练班，成为一名正式学员。之

后，我也从文工队调到团分工委任宣传部部长并兼训

练班班主任，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生活管理和文化

学习。

1956年，一批批学员被送往内地中央民院、西南

民院学习，根据他的条件，他本应该是第一批被送往

内地学习的学员，可他都不愿意去，表示一定要和我

在一起，我成了他最信任的人。

1957年 7月，塔工分工委撤销，我才带着白玛次

仁和塔工最后一批60名藏族学员回内地来到西藏团

校学习。由于他年龄稍大，我又了解他，让他临时担

任班长。在乘车途中，他工作认真负责，协助我做了

许多工作。10月，我们终于平安到达陕西宝鸡虢镇西

藏团校临时校址，被编入团校第十一班，我任班主任。

后来，学校又按年龄重新进行调整，凡17岁以上

的学员一律编入西藏公学，按年龄白玛次仁应该编入

西藏公学学习。可他一再表示，不愿和我分开，想继

续留在团校十一班和我在一起。他一直视我为兄长、

最可信赖的人，令我感动。说老实话，我也不舍得离

开他。这样，我又留下他在西藏团校第十一班正式担

任首任班长。这个班已不再是原来的那 60名学员

了，各地区的学员都有，思想、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都比以前多了许多，担子也重了。

开学之后，作为班长，白玛次仁学习刻苦努力，生

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尊敬老师，按时作息。每天早上

我和一位藏族学生未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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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笔

学校广播一响，他第一个起床，带领全班学生跑步出

操；晚上熄灯后，他总是陪我逐个宿舍检查完人数后，

最后才去睡觉；他关心集体，工作积极，以身作则，处

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进步很快，工作成绩明显。保证

了班级工作团结稳定、正常运转，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顺利完成了在团校两年来的学习任务。我也和他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9年 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在平叛运动中，他立场坚定，态度坚决，表现积极，和

其他同学一起，被学校批准第一批返回西藏参加平

叛、民主改革，走上了工作岗位。

出发前，白玛次仁特地到家和我告别，他含着眼

泪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老师，是你把我领上了革

命的道路，感谢老师四年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

顾，更不会忘记学校党组织的培养教育。老师，不知

我们以后何时才能再见面？”我说：“会见面的，以后有

机会我会去看你的。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

经受住考验，绝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教育。”他最后

说：“请老师放心！”

学员进藏出发那天上午，学校大门前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两边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咸阳火车站也挤

满了欢送进藏同学的师生，我也挤在人群中，挥手向

进藏的同学们表示欢送，场面热闹感人。一声汽笛长

鸣，火车慢慢启动，开始向西行驶，列车满载着一个个

熟悉的面孔，瞬间，便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从此，我和白玛次仁同学分别了。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和白玛次仁便失去了联

系。失去联系，不等于割断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一

直没有忘记他，总想着有一天能够见到他，也常常挂

念着他。

退休之后，我想，终于有了可以和白玛次仁见面

的机会了。

1998年那年，我去西藏，由于没有他的工作单位

信息，我想，他原来是从林芝地区招收的学员，所以决

定先到林芝地区去了解情况，结果，没有任何收获。

我又返回工布江达县，他是当年从这里被招收参加学

习的。

在工布江达县，我首先到县委组织部门了解有

关白玛次仁的情况。组织部门听完我的来意之

后，说：“经我们核实，我们县确实有一位名叫白玛

次仁的同志，他也是西藏公学 1959 年 5 月毕业分

配来的，他曾在一个区里任区委书记。”听到这里

我情绪非常激动。不过，那位同志又接着说：“非

常不幸，这位同志已在几年前去世了。”这一噩耗

使我不知所措，一直呆呆坐在办公室好久才离去。

我的这次西藏寻梦之路最终没能实现。但这段

汉藏民族团结友谊不会因此而中断，它将永远珍藏在

我的心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学校工作，像这种师生关系

和友情，还有很多很多。所不同的是，我和白玛次仁

同学还有一段难忘的知遇之情，我现在仍然珍藏着

1958年春节、藏历年西藏团校第十一班师生在教学大

楼前合影的那唯一的一张照片，白玛次仁同学就站在

在我的身边。每当看到这幅照片时，许多往事就会浮

现我的眼前……

我和白玛次仁同学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亲密的

师生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汉藏民族团结的深情厚

谊，让我永远也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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